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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溅闸门山◆◆ 

——《大逃港》摘编之一 

 

 “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一个民族要是内部对立， 会给百姓带来多少惨痛啊。现在，谁是谁非并不重

要 了。连战都回来了，两党握手了。温总理都要我们捐弃前嫌了，还有什么呢？重要的是中国人都记

住有过的这一段惨痛的历史，不要让它再发生了。”  

见到他的时候，这位当年三 0 团的边防军战士， 已经年近古稀。他从深圳边防转业后也没有走远，一 

直在惠阳商业部门工作，1981 年儿子来特区，他又跟来了。 

他说，这一辈子像是同深圳结了缘似的。 “你也知道那回事啊？”他反问我，“你们记者也够会钻的。” 

对于５0 年前的那一次“闸门山事件”，他记忆依然十分清楚，并且愿意告诉我。 “但有个条件：不要

提我的名字。” 我理解，这段历史虽然解密了，在他们心里，还是惴惴不安的。  

“那是 1956 年的９月，或者是 10 月吧，几号我记不清了。当时我还是一个新兵。”王志刚（化名） 

说。  

事情是这样的。 我站岗的地方就在闸门山，就是现在从深圳往沙头角去的路上。有人把它说成夹门

山，那是错了。为什么叫闸门山呢？因为我们这边的山离香港那边的一座山特别的近，看起来就像一

座闸门一样。  

那天大约是上午 11 点，太阳暖融融地照着，叫 人昏昏欲睡。我觉得那时也怪，太阳都不像现在这样 

烤人。我抓了枪在边境线上走。 突然发现身后的树枝在摇动。 

 “谁？”  

“是我——”一个 30 多岁的汉子笑着向我走过来。我认出是部队请来打石的工人班长老潘，潘子良。  

“你来这儿干什么，这是禁区！”我严肃地说。 “我来看石头，那边的石头都打完了。”  

“你不要过来了——这里是警戒线了！”我警告他。 

 “有什么关系，我又不会逃。”老潘还在笑眯眯向我靠近。已经就要到我身边了。 

 “你站住！要不我要鸣枪了。”  

“怎么这样——” 潘子良的话还未说完，我刚把冲锋枪朝天举起想吓吓他，突然被身后的一个人抱住。 

我猛地感到头上被重重的东西击了一下，便“扑通”倒在地上。 

 “哔——”一声尖锐的口哨声，从山头上的灌木丛中猛地冲下来三十几个人。中间有妇女，还牵着两 

个五六岁的小孩。 

潘子良大喊：“快——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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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通”“扑通”“扑通”只听得一片水响，一片水花。几十号人跳进了水浅得只盖脚肚的深圳河。  

就在这时，猛听见山头上“哒哒哒……”“哒哒哒……”的枪声，冲锋枪响了！ 

我对照着档案材料看了，事情发生在 1956 年 10 月 6 日。  

1956 年下半年，驻深港边境的边防部队接到国防部命令，要在边境旁的梧桐山脚下建一个大的国防工

程，据说是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亲自批准的。山洞要大到可以开坦克，于是要招募一批民工开洞。  

但是，深圳镇上的人大都只会做生意、开铺子， 不会打石头，更不会砌石墙。砌地下的工程，得请外 

来的民工。  

８月的一天，有人给梧桐山下的边防驻军引来了 一个湖北口音的中年人，部队领导一看，虎头虎脑， 

像是有一把子气力的。 

 “叫什么？”  

“潘子良。” 

 “干过活吗？”领导问，关心是不是劳动人民。 

 “干过的——在家专干粗活。”那人说。 领导点点头：“什么成分？” 

 “贫农。” 

 “嗯，把你的手给我看看。”领导说。  

那人伸出手掌来，领导在上头磨了磨，粗粗的， 结了茧，果然是干活人的印记。 “好吧。你留下

来。” 

领导说，“以后你就是班长， 打石民工班的班长，过两天你就去招民工，快些去， 活很急。”  

两天以后，潘子良来到了东莞县石龙镇的一家旅店里，他的四个朋友正在苦苦等他。他们是龚维卫、 

杨照业、王国忠、任殿奎。 五人都是在原籍无法存身的国民党军、警、宪人 员。而潘子良则是正规

军中被打散了的国民党军官。  

家乡“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后，他们呆不下去了， 只好流落在衡阳一带做泥水匠。谁知“清查反革

命” 一地接着一地，看看衡阳也无法呆，五人又从湖南逃到了江西，藏身在赣南的一座山洞里。 住山

洞的日子也不好过，每天像野人一样，到山坡上掰点苞米、到山户人家门上偷点粮食过。终于有 一

天，龚维卫在下山寻食时让人发觉了。山洞不能再呆了。 

 “潘哥，往下怎么走呢？”几个人躲在农家防野 猪的茅棚里又冷又饿。 

 “逃香港去！”潘子良是见过世面的，“咱们的人都去那儿了，共产党管不到那块天。” 

 “好啊，可那地方去得了吗？” 

 “去得了，从深圳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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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我知道的。”龚维卫说，“有铁路，我去做过生意的。” 潘子良说：“就一条河，过去就到了香

港。以前可以过桥，现在让共产党封了。”他说的是罗湖桥。“我们早点行动就好了。”  

他们很快到了广州。 潘子良带了些干粮，先去深圳镇打探，打算摸到了虚实，再靠近深圳河。竟然乘

黑夜溜进了边防线， 平安到达了深圳镇。 出乎潘子良意料的是：一观察，深圳河边上边防军来往巡

逻，镇子里走来走去到处是民兵。 

潘子良傻了。没想到边防警戒这么严。 

 “要是不行，”潘子良想，“那就又得折回去，朝云贵走，从西双版纳那条线逃缅甸了。”他对众人说。  

正当潘子良准备往回走时，情况又变了。 潘子良到杂货店买一包烟，发现一位军人正好也倚在柜台上

买烟，他很快发现那军人口音中的江苏味。  

“兄弟敢么是徐州人？”机灵的潘子良问。 

 “你怎么知道？”那军人马上便来了兴趣。  

“我是泗洪的。”潘子良说。 

 “啊，那不远啊。”那军人说，“你怎么上这来了？” 在南方这么个边远地方能遇到江苏老乡，军人显然

很高兴。 

 “出来找碗饭吃啦。你知道，咱们家乡日子苦啊。” 潘子良递上一支烟，“听说香港那边要人干活，就

想去干份活。”  

那人大惊，压低了嗓子：“你怎么还敢说这话！你是溜进来的吧。那是几年前的事，现在不行了，要

坐牢的，知道吗？” 潘子良显得“懵”了。 

 那“江苏军人”接着又问：“你没办边防证的吧？”  

潘子良点点头。 

 “我就知道你胆大包天。你还是快点离开这。我没抓你算看你是老乡了。”军人说。  

潘子良显得可怜巴巴的：“我回去也是老婆孩子干挨饿。再说，咱老家都千多里地，怎么回呀！出门

靠老乡，你给行个好吧。”  

“行好？行啥好？要我也坐牢呀，快走——”那 人推着他走，猛地推着厚厚背脊的手停住了，“你在家 

干过力气活没有？打石头。”  

“打石头？”潘子良心头一喜，“打过啊，你们要人干活？”  

“会砌墙不？” 

 “会啊，我干过这行啊。” 绝处逢生！ 

 “算你小子福分好，正好找不着人，你跟我去见我们连长，碰碰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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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时后，潘子良回到旅店。龚维卫等四人正等得焦心，以为潘子良出什么事了。 好差事！潘子良

把事情同四个朋友一合计：到深圳河边上打石头，那不是送个机会给我们跑吗？  

潘子良把人一一领到连长面前，让连长挑。连长是个爱兵的，看着这一排精壮的后生，捶了捶龚维卫

强壮的胸肌，显然很高兴，对那江苏兵说：“挑得不 嘛，我们全要了。”  

“谢长官，谢长官！”五个人一个劲地鞠躬。 

 “你们说在哪儿打呢？”连长望了一下山头问。 

 “长官说在哪儿就在哪儿吧。”潘子良回答，其实他早瞄中了一块地方，对他的江苏老乡说过了。 

 “就在闸门山吧。”江苏兵在一旁说，“那儿青石多，还都露苗了的。”  

“那是禁区呀。”连长有点不放心，但压头的任务更让他着急。 

“都是贫农吧？”连长望了望劳力们问。 

“都是！”潘子良带头回答说。 

 “贫农就好，你们要提高警惕。对面有时朝这边放枪的。”连长说，“明天我通知一下三排，你们去就 

是了。”  

“是！”潘子良太高兴了，照着部队的样式行了个礼。 这时，连长皱了一下眉头。 后来在追查责任

时，这位连长回忆说：“我当时也奇怪，怎么那家伙敬起军礼来，姿势那么正规啊？” 不过他没有再往

去深处想，工程任务太急。 打石队建立起来了，在从深圳镇到沙头角之间的山路边，开始搭起帐篷，

烧起炊火，替建山洞的驻军供应石料。打石队也很快发展到二十几人。 

 潘子良看准闸门山是有原因的，第一，这儿离深 圳河最近，地势最有利。 从香港那边延过来的山

头，同从深圳这边滑下去的山头，在这地方好像就要拉上手了，隔开仅仅几十 米，像留着一道闸门。

浅浅的深圳河就从这“闸门” 中间穿过去。 靠河边是一段斜坡，向香港方向倾斜，有利于快速冲跑。 

潘子良计算了一下，只要到达河边，冲过深圳河， 就是再慢，也只需 20 秒左右的时间。这是任何人

都 可以做到的。 第二，这儿是边防军三排与二排接岗的衔接点， 容易出现衔接上的时间差。埋伏在

山上的打石工们， 完全有可能抓住宝贵的“20 秒”。  

打石队中，又有人提出了“新思维”。 “大家都是有家有室的，有了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只管自己跑。”

龚维卫说，“不如把老婆孩子都接来， 一起过香港去。” 杨照业对潘子良说：“也对，反正要死一起

死，我也去把你二姐接来。” 

杨照业的老婆就是潘子良的二姐。 潘子良犹豫了。他以前不是这么想的，尤其是在江西躲山洞时，想

的是如何保命。现在命保住了，大伙儿想法又多了。这渡河是件难事，危险性极大，弄不好是要死人

的。他想的是让五个男人先逃出去，在那边定下来，找机会再回来接家属跑。 但是，二姐夫说到自己

的姐姐，弄得他的心也有些动了，他不由想起自己的妻子，她正怀着几个月的 身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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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良，你想想，如果我们能过去，分隔两地， 要再回来接他们，恐怕就是一句空话了。”姐夫杨照

业悲伤地说，“一家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分开，让他们在共 产党手里挨斗受苦，我就是过了河也活不安

生啊！”  

有的人眼圈都红了。 “行吧！”潘子良同意了。 “他们早晚要派人出去招打石工的，顺道就去内地接

人。但是，只能是带老婆一个人！”他对杨照业说， “孩子都不能带的，记住了吗？跑不动，要害事

的。 老婆接来，这儿是不准进的，都放在石龙镇，有火车， 来这很快的。等这边的通知。”  

10 月５日，杨照业偷偷来找潘子良，告诉他一个 消息：“家属已经到了石龙。你老婆也到了。” 

“好。”潘子良眼里的火花一跳。“那就把他们领过来。” 

 “怎么领？”  

潘子良吩咐道：“你和大家都准备好。我到部队去 开招工的证明，开了马上到石龙去接人。人到了深

圳后，我们走山路来与你们汇合，看准机会就从闸门山冲过去！” 杨照业想了一下，有个疑问：“是单

个偷偷过河好， 还是集体过河好呢？集体涉水目标太大了吧？”他眼 睛看了潘子良半天。  

对于这个技术上的问题，潘子良没有回答，只是说：“你先别问这个，听我的。人到了再说。”  

潘子良带了龚维卫和任殿奎，拿到了证明，迅速到了石龙的车站。可是一看，立刻又叫他凉了半截。 

不但几个人的老婆来了，而且跟来了四个孩子， 一个十二三岁，三个才五六岁。 

 “叫你们不带不带的嘛！”潘子良生气了。 

乱弹琴啊！哪有拖儿带女去偷渡的！ 但看见这些女人孩子，一身褴褛，同叫花子也差不多了，是不知

吃了多少苦才挨到这里的。他又叹了 一口气。 这时，他的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咬咬牙，把四个小

孩扔在石龙车站，让他们自己讨饭回老家去，大人则赶快奔深圳河。 

但是，他犹豫了。当看见多时没见任殿奎的孩子一声“爸爸——”亲热地扑在任殿奎身上时，他的鼻子

也酸了。 潘子良无可奈何地瞪了杨照业一眼：“全都是你们 害的！现在是要退也没得退了，往下就拼

命吧。” 

他对任殿奎说，“就看我们命大不大了。拼过了深圳河，你 们一家人过上安心日子。要是拼不过，大

家就一起死。”  

大家一时黯然。任殿奎的老婆便流着眼泪说要带孩子回去。 

 “算了！”潘子良一看情绪不对，马上安慰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就是一条河吗？有什么了不

起？ 几分钟的事。明晚到了香港，你们一家请我吃团圆饭！” 大家似乎又看到了希望，露出一丝笑，

情绪又上 来了。 

 “宽不宽的嘛？”任殿奎的妻子有点恐惧。 

 “不宽，就只几米，水又不深，跨过去就是英国的土地，下水他们就不能开枪了。”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小孩，”龚维卫说，“怕他们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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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子良皱皱眉：“大人背着，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不能出声，小孩不准哭。哭就拿手巾捂住！听好了

啊， 别到时候下不了手！” 一群人没有声息，但只有一个意思：放心吧！都横了心了！ 

 “上车吧！” 十几人就这样上了火车，往深圳去。  

一到深圳，潘子良就直奔派出所。 潘子良原来以为凭边防部队的证明，派出所会给他们一行开出去沙

头角禁区的通行证。但是，那办证的人是个老公安，他拿介绍信看了半天，又看了看潘子良，表示怀

疑：“你不是招人到沙头角打石头的吗？ 还带些女人小孩去干什么？” 潘子良笑着递上一支烟：“是家

属，嘿嘿，去煮饭的。”  

老公安用肘把递来的烟碰开：“煮饭？小孩也会煮 饭吗？不行，通通回去——要探亲也只能在深圳镇

上见。”  

老公安拿出笔在纸上写下：“可在深圳旅店住宿， 不能进入边防禁区。”撕下来递给潘子良：“去吧，

同意这些人在深圳住旅社。三天。”  

事情大出潘子良所料。他只好拿着住宿证明，出了派出所。 大队还在闸门山那儿等着呢，现在，管不

了什么 “禁区”不“禁区”，只有冒险领着这帮妇女小孩往禁区走了。  

天昏黑，他们出了镇子，就看得见高高的梧桐山。 路上有警戒，他们提心吊胆，绕着山走，沿着梧桐

山脊翻过去。 那天正好部队杀了猪，大部分士兵都聚餐去了， 值勤的不多。熟悉道路的潘子良得以

带人避过了岗哨， 爬过了梧桐山，来到了边界附近。  

杨照业早已领着一群打石工在草丛中等着了。 

 “到底来了。”杨照业看见潘子良领人来了，不知有多高兴。其余的人看到自己的亲人来了，都欢喜得 

抱成一团。 

 “不许高声！”潘子良制止团聚了的人们。他点着脑壳把大大小小的人清点一下，包括后来招来的打石

工，一共是 32 个人。 

 “好的。”潘子良说，“大家都听从我的指挥。” 现在，深圳河与对岸的香港已经历历在目了。“大家看

见了吗？” 

潘子良指着山下亮着灯光的铁丝网说， “就是那——铁丝网下面的那条河，就是深圳河。” 一条带子

一样的小河，在昏暗中闪着白光，轻轻 松松地向远方流去。隐约看得见，山下边有端着枪的边防军在

走来走去。 河那边是一片平原，平原上有些稀稀落落的屋舍。 

 “那就是香港新界，我们就要胜利到达的地方！” 他说：“今天夜里大家先躲起来，明天白天再过河。”  

“明天白天？”有人不明白，现在夜间正是好时 候啊，为什么不利用夜色作隐蔽冲过去。 “你们不懂，

他们巡逻的重点就在晚上。白天这一线两公里只有两个巡逻的，晚上就有十几个，你穿针都穿不过

去，等于是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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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子良用树枝在地上划着，把他的分析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的位置离河边已经不到一千米了。靠河

是一片灌木。明天冲河前我们可以接近灌木丛，到达离 河两百米甚至一百米处。越近，当然冲河的时

间就越短，越容易成功。”潘子良交代说。 

 “他们明天那班岗是早晨 8 点换岗，到那时候这 一公里的边防线，就只两个人巡逻了。他们两个人， 

要看一公里的芦苇灌木丛，我看，怎么都看不过来。” 潘子良继续说。 “我为什么把冲河的时间选在

十二点前的十分钟？ 这是他们最放松的时候。因为已经站了快四个小时了 嘛，快换岗了嘛。太阳又

大，人最累。”潘子良说。 

 “我看表算过了，他巡逻过去再转身回来，到看清这边发生的情况，大约需要 5 分 10 秒以上的时间。 

我们那时离边界已经很近，5 分钟还跑不了一二百米？ 跛子都行了啦，过河才几秒钟。等他们回头来

巡逻到这里，”潘子良手中的树枝指着闸门山的山脚说，“ 们已经冲过了河，他们想抓也来不及了。下

了水就平 安了，他们就不敢开枪了。”  

大家不能不对这位出缅打过战的连长投过去佩服的目光。 “好了，没事了。现在，大家养好精神，睡

觉去。” 所有的妇女儿童当夜就在梧桐山的灌木丛中睡了。 打石队的人全部回山下的营地，一切照

常，以免部队 的人突然来访发现。 

 第二天一早，潘子良突然出现在山头上。 “起来——起来。”大家起来时，发现潘子良轻装 打扮，绑

腿、武器是一根木棍，已经站在一个小坡上了。 

大家便很快地集合。 “我们拼命的时候到了。”潘子良说。 大家都有些紧张。 “我把话给大家说明白

了：像我们这些人，就是回去也是给共产党抓起来，进监狱、枪毙。反正一个 字：死。只有拼出一条

命来冲过去，才有一条活路， 才能挺起腰来做人！”  

他突然“沉”了一下，显得有些悲痛 “我为什么要 32 个人一起冲呢？”眼圈有些红， “有些弟兄还不明

白。他一个哨兵再有本事，回过头来，也抓不了我们 32 个人。就是开枪打死我们两个， 我们也能冲

过去 30 个；打死我们 10 个，我们也能冲 过去 22个。值！”  

大家一下子都静悄悄的看着潘子良。 

 有女人在“凄凄”地哭…… “不许哭！”有人制止说。 潘子良说着眼泪也往下掉：“过河时男人都走在最 

后，我在最后的最后——我也许会死，要是我死了， 我的儿子拜托各位了，他现在住的地方是××省

×× 县××乡××村。各位将来好了，要还记得我潘子良， 能回来把我儿子也领到自由世界去，给我多烧

几炷香， 我就感激不尽了。”  

一片死前的寂静。 

 “记住，到了香港的人，将来好了，发了，不要忘了死了的人啊！”有人说。  

几个女人的哭声由于被抑制而显得格外凄惨。奇怪的是小孩似乎感觉到事情的危险，反而一点也不

哭， 只是紧紧地贴在女人怀里，根本用不上原来准备的毛巾。  

“走！” 潘子良猛地变得凶狠异常，拿了一根木棒：“我先上，先干掉那个当兵的，然后大家听我的命

令，冲！ 照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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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子良的分析失误了，因为那次新兵王志刚没有巡逻到一公里外的顶点处，就提前转了回来……  

烟卷烧起的青烟袅袅上升，那是从坐在我对面的王志刚嘴边飘过来的。 

 “杨照业抱住了你的腰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不是很清楚了，后来告诉我是潘子良在我头上 打了一棒，当时我只知道，眼里是一片金花，耳朵里 

嗡嗡的，什么也看不清，就迷迷糊糊倒了。后来，我依稀听见劈劈啪啪的，像平时炒豆子的声音，我

马上意识到是枪声，顿时清醒了许多，我知道那是开枪了。 我想爬起来，可是爬不动。就有人来救我

了。”  

“你还看见了什么？”  

“眼睛看不清，蒙眬中，好像有被打死的越境者被拖过河来，男的女的都有。” 

“再后来呢？” 

 “再后来……”他似乎在搜寻着记忆。“我记不起来了，已经在医院了。留下了这个——”他拢起头发， 

头上有块疤。  

有一种说法是，当 32 个越境者一齐冲向深圳河 时，可能是被枪声吓懵了，有小孩突然往回跑，潘子 

良于是又回过头来，跑向北岸去抱小孩……  

当年的边防新兵王志刚的回忆到这里戛然而止，故事的最激烈处并没有铺开。只有下面这一则已经模

糊不清的影印的通告： 

“《关于宝安县闸门山边界发生打石“工人”集体越境事件的通报》：今年 10 月 6日在宝安县闸门

山东与香港交界地区附近曾发生一起＊2名“打石工人”集体强行越界事件。这批越界犯当即为我边

防哨兵＊觉。在警告无效后，即开枪射击……被击毙的越境犯之尸首，计捕获 6*，内男女各 3名（3

个小孩不计）毙伤后拖回来的各 1名，越境未＊获者 24 名，内有两名重伤越境后即死去。射击时间

约持续 4至 5分钟，消耗子弹 231 发……” 

所有的血泪、忐忑、勇气、憧憬与希望都化作了这几行字。其中有许多字已经辨不出，标点的使用也

不讲究。相信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来说，这些字即使写在了历史课本，也未必能提起我们打瞌睡

的眼睛。但合着这段故事，我的脑中想着这些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耳边也仿佛听到了妇人的凄

凄哭泣和男人们隐忍着的叹气，眼前也尽是些想象出的鲜活画面——孩子们听到枪声后吓得掉头往回

跑，潘子良义无反顾向他们奔去；有的人被枪击中流着血却依然向河对岸冲，触到了那一片土地才倒

下……这一切都重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叫人压抑叫人疼痛。在那个荒谬的的年代，这样的故事定是数

也数不完的。那连着香港与祖国大陆的细细的深圳河，冲走了千万人的血与泪，却冲不走那些离合和

悲欢。 

当我去向那位向我提供线索的香港老板问询文章意见时，两鬓白发，年近六十的他正忙着准备参加一

个政协招待会，由于对特区建设作出的贡献，他新近被评为“优秀投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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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是这么回事。”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把我的文字在手中缓缓抚摸着，眼圈都红了。“谢谢你，

谢谢你，记者先生，我已经很满足了。” 

他摘下眼镜来擦着眼睛说。 我发现老人的声音在颤抖： “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一个民族要是内部对

立， 会给百姓带来多少惨痛啊。现在，谁是谁非并不重要 了。连战都回来了，两党握手了。温总理

都要我们捐 弃前嫌了，还有什么呢？重要的是中国人都记住有过 的这一段惨痛的历史，不要让它再

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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